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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球陆地最大的生态系统, 草地(grassland)约占

陆地总面积的 25%. 我国草地总面积为 3.31×106 km2, 约

占国土总面积的 41%, 其中绝大部分为天然草地, 人工(栽

培)草地仅占草地总面积的 3.1%[1]. 草地既是畜牧业的主

要生产基地, 持续不断地提供肉、奶、皮、毛等高质量畜

产品, 也是北方区域的主要生态屏障, 对牧区及邻近区域

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可替代的稳定作用; 同时, 草地还是多

个游牧民族的“发祥地”, 对“草原文化”的形成、发展及社

会稳定具有独特价值 . 对于这种“可更新”且具有“活资

本”(living capita)性质的草地资源的利用 , 自有人类存在

(远长于历史记录)以来就已经开始. 经过人类社会数千年

的演进, 既形成了早期的传统草地利用方式, 诸如游牧、季

节放牧与刈割等, 也发展、建立了现代草地利用方式, 包

括划区轮牧、牧刈轮换、草场改良等. 那么, 如何实施合

理而有效的草地管理, 使草地结构与功能持续稳定, 草地

资源效力获得充分发挥 , 最终提升草地畜牧业发展水平 , 

并且维持草地生态系统服务, 是草原牧民、各级政府及社

会的基本要求. 
草地管理既是草地科学领域的关键研究内容之一, 也

是维系草地可持续性生产、实现草原牧区自然与社会协调

发展的主要技术手段. 在传统意义上, 草地管理具有相对

确定的内涵与范畴. 草地管理一般是作为草地生产或经营

的一种“常规工具或技术手段”, 学术界、政府管理部门或

公众(牧民)对这一概念或术语的认识与界定已经形成共识. 

然而, 随着在“人类世(Anthropocene)”中草地经历着不断

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干扰, 而社会对多样

化的“草地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对草地(生态系统)

的研究与认识水平不断加深, 特别是草地管理这一概念的

内涵及意义的认识逐渐发生改变 .  北美与欧洲等国家的 

研究者与管理部门, 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草地的“生态功

能”,  强调草地能够提供丰富的“生态系统产品或服务”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2]. 同样地, 我国政府管理

部门也提出专门的草地利用政策或原则——“生产、生态并

重, 生态优先”[3], 并且于 2014 年在科学家们的推动下提

出了“草牧业”(Grass-based Livestock Husbandry)的新理

念[4]. 由此, 需要对新时代下草地管理的内涵、范畴及意义

有更为准确而深入地认识与把握, 进而才能有效地实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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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的利用及管理, 持续不断地获得更多优质的“草地

产品与服务”.   

1  草地管理的传统涵义 
草地或草原在传统上始终是被看作与森林、海洋、湿

地、荒漠类似的一种“自然资源”, 可以按照人类的目的或

社会之需要, 以草地为直接载体, 生产出食物、原材料及

其他产品. 那么, 草地的基本属性在广义上体现于一种重

要的“生产资料”, 而在狭义上草地可以作为“生产资料”中

“物”的因素. 自然地, 草地或草地资源就成为牧区或牧民

赖以生存及发展的物质基础. 若期望获得较多的动物性产

品或畜产品, 一方面可以通过草地资源(牧草-土壤-水等)

的均衡利用, 优化家畜放牧, 加速牧草转化, 使草地关键

生产环节与系统效率提升; 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防控草地

各种环境与生物灾害(雪灾、病虫害等), 以减小草畜产品生

产过程的损失而获得. 这样就需要对草地系统进行有目的

或定向“干预”, 将草地利用的实践经验进行凝练总结, 加

之依据科学实验的结果进行验证、调整及集成, 制定实施

具有科学基础的规范化草地利用技术, 就形成草地管理的

一般范式. 
草地管理通常被定义为: 以生产草畜产品为目的, 即

通过在草地上直接放牧牛、羊、马等草食动物, 获得肉、

奶、毛等畜产品, 或者通过刈割收获干草或调制青贮饲料, 

再进行饲养草食动物而获得畜产品的生产方式. 从这种定

义可见, 传统的草地管理突出的是“生产性”目标, 而草地

管理的核心则是采用各种科学或技术方法获得并保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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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草地生产力(grassland productivity)(图  1). 草地的动物

生产力与植被生产力之间呈正向关系, 后者为前者的基础. 

天然草场的草群茂密、牧草生长良好, 即水草丰美, 家畜

的放牧生产效益就较高; 同样对于人工草地也能够通过建

植高产优质牧草以供放牧, 或者收获草产品. 
在草地经营中, 既需要同时保持较高的植被生产与动

物生产, 又需要使两者之间保持协调平衡, 这样才能实现

草地较高的系统生产力水平(图  1). 实际的草地管理主要

包括草场管理 (range management)和家畜管理 (livestock 

management). 通过草场管理, 特别是植被生产或改良技术, 

以维持或提升植被生产力 ; 在此基础之上 , 以家畜管理 , 

尤其是放牧制度(grazing system or regime)及相关技术达到

家畜的增重或增殖, 即获得动物生产力之目的. 草地畜牧

业的生产通常被看作是“牧草-土壤-家畜”系统之间的物能

转化与流动过程. 草地生产者或管理者可以通过一系列有

效的技术或管理方式实现整个生产系统内的物能良性转

化, 降低物能损耗, 加速关键环节的转化效率, 最终获得

较高的草畜生产效益[5,6].  

尽管传统的草地管理涉及的内容较多, 但最为重要的

有两个方面 .  其一 ,  草地上适宜的家畜载畜量 (carrying 

capacity)或放牧率(stocking rate)对维持“牧草-土壤-家畜”

系统的正常运行, 从而获得较高的草地生产力, 这是最主

要而关键的调控因素. 过高的载畜量或放牧率会降低草地

的植物再生性、物种多样性, 影响植被生产力、稳定性及

可持续性; 相反过低的载畜量或放牧率不利于草地资源的

充分利用, 难以获得总体生产效益. 因此, 在草地管理的

理论与实践中, 如何确定依据不同区域水土条件与草地类

型的最适家畜放牧率(optimal stocking rate)或最大载畜量

(maximum carrying capacity)成为普遍而主要的问题. 确定

最适放牧率或最大载畜量的一种最普遍方法, 是通过依据

随着放牧率或载畜量的增大分别获得家畜个体增重与家 

 

图 1  (网络版彩色)草地管理内涵的演变过程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grassland manage-
ment connotation 

畜总增重曲线, 这两条曲线的交叉处的垂足即为最适放牧

率或最大载畜量[7,8]. 然而, 这种方法仅仅是依据家畜生产, 

没有考虑对草地植被的作用效果. 其二, 草地管理的基本

形式是以草场利用或家畜管理方式具体呈现. 迄今已经建

立了各种草场利用与家畜管理方式, 诸如放牧制度、割草

制度(mowing regime)、补饲(supplementary feeding)方法等. 

家畜的放牧制度在草地管理中占有突出地位, 因为家畜放

牧是数千年延续下来的草地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利

用方式 . 21 世纪以前的许多放牧研究是比较轮换放牧

(rotational grazing)与连续放牧(continuous grazing)两种基

本放牧制度的优劣. 一般地, 轮换放牧被作为能够均衡、充

分利用草地资源 , 而不会造成草地退化的有效放牧方式 , 

但从家畜的生产效益角度看, 轮换放牧与连续放牧几乎没

有差异[9].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 支撑草地管理的基础理

论主要是基于“牧草-土壤-家畜”系统的角度(图  1), 产生于

牧草学与畜牧学的一些理论 , 诸如牧草的再生生长机理

(牧草的补偿生长、组织流动与转化)、家畜的营养平衡理

论(补饲)、草食动物的放牧模型与理论(食性选择、优化放

牧)等[9,10]. 由于草地本身的变化与草地利用效果也需要从

其他相关学科获得解释与支持, 因而农学、土壤学、气候

与水文学等方面的一些知识或原理也被应用于草地管理

之中.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 生态学的理论或原理开始越

来越多地被应用到草地管理的一些层面, 例如, 草地生产

力的氮限制原理、草地植被的演替理论、草地放牧系统的

稳定性假说等[11,12]. 通过近 20 年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 对

于传统草地管理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始终处于稳步上升  

趋势(从 1995 年的 180 篇到 2015 年的 700 余篇, 图 2). 无

疑, 这说明草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

程度.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草地畜牧业发展

水平较高的国家中 , 无论是对天然草地 , 还是人工草地 , 

较多的相关学科的理论或原理得到广泛应用 , 其结果是 , 

草地管理的形式发展为以 “集约化管理 ”(intensive man-

agement)为特征. 这种管理强调将草地系统的各种生产要

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采用较高水平的物能及管理投入 , 

最终获得较多的系统产出. 然而, 对于多数亚非国家或区

域, 草地管理则是一种“半经验、半技术”性质的管理方式. 

例如, 我国的新疆、西藏与青海地区, 以及蒙古国、中亚

的大部分牧区, 草地利用的主要方式, 或是在定居条件下

的自由放牧 , 或是以“逐水草而居”、“季节牧场”等游牧

(nomadic grazing). 在草场面积广阔、家畜放牧压力不高的

情况下, 后者十分有效. 至今, 在新疆、西藏尽管全面实施

“定居工程”, 但其主要草地利用方式仍为游牧; 在蒙古国

几乎所有牧民仍然采用传统的游牧方式. 从根本上看, 延

续数千年之久的游牧式草地管理是一种宏观(大尺度)的草

畜平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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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阶段(1995~2017 年)有关草地管理的研究论文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 文摘与引文数据库和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Figure 2  Changes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grassland management from 1995 to 2017. Data originated from Scopus and China Knowledge 
Resource Integrated Database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不断增加, 无疑加剧对畜产

品的刚性需求, 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在大部分草地的超载

过牧(内蒙古草原地区 2015 年各类家畜总量为 1986 年的

3.11 倍, 数据来源: http://www.nmgtj.gov.cn/acmrdatashow- 

nmgpub/), 草地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退化、沙化、盐碱化; 加

之近 30 年的气候干旱与极端气候事件反复加重, 草地或

牧区面临的这些问题与日俱增, 这不仅给牧区的草地管理

带来各种实际困难 , 也给草地科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新挑 

战. 传统的草地管理观念、内涵及范畴需要拓展, 支撑草

地管理的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也应深化与完善. 

2  适应性草地管理 
进入工业化革命的后期, 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以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为主要特征的环境变化对草地的

生态过程与功能影响越来越深刻. 气候既是草地的主要环

境条件, 也是草地生产中不可缺少的资源. 由于持续不断

地水热供给, 草地植被才得以生长发育, 形成可供草食家

畜利用的植物生产力. 但是, 近几十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快速增加(2017 年达到平均 0.4‰)与气温上升导致的频繁

干旱化(中国草地分布区平均每年气温增加 0.04℃, 降水减

少 0.39 mm)[13], 以及气候变异带来的多种气象灾害都对草

地产生多方面现实与潜在影响[14]: 其一, 草地面积出现不

同程度减少; 其二, 草地植被生产力下降; 其三, 主要草

原牧区的雪灾、旱灾、鼠虫害等发生频率与面积增加[1]. 大

量的观察与实验研究表明 ,  气温增加、降雨格局改变 ,  

以及氮沉降(nitrogen deposition)的加剧对草地的许多生态

过程及功能(生产力、养分循环、食物网、稳定性等)都能

产生复杂的影响, 既包括正向与负向影响(例如, 降雨与氮

沉降增加可以提高植被生产力; 氮沉降增加与干旱导致生

物多样性降低), 也包括短期与长期影响(例如, 氮沉降短

期能够降低植物多样性, 而长期可能出现植物多样性恢复

的现象)[14~16]. 此外 , 草地面临的全球变化还包括生物多

样性丧失、土地荒漠化、土壤污染等.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

研究表明, 这些全球变化问题都给正常的草地管理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 [17,18]. 因此, 在草地利用过程中, 其管理

要素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牧草-土壤-家畜”, 需要直面

草地的环境条件, 尤其是气候变化要素. 
如何适应自然与人为压力, 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草地

管理模式, 即适应性草地管理(adaptive grassland manage-

ment). 这种草地管理新理念是源于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

(adaptiv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而提出. 适应性管理实

际上是对生态系统的一种动态管理方式, 是指通过反复试

验和假设检验, 不断积累经验和反馈知识, 通过控制性的

科学管理、监测来调整有关措施, 以便更好地管理生态系

统, 进而满足生态系统容量和社会需求的变化[19]. 如果期

望持续而稳定地获得生态系统服务或生态产品, 必须考虑

管理系统的生态可持续性(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图  1). 

开展适应性草地管理的主要思路是: 首先源于草地作为生

产资料本身这一属性, 其次考虑如何适应多变的环境压力

进行调整 . 草地利用价值的实现既要取决于草地本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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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对象)的状态和生产能力 , 也同时依赖于草地利用

管理(作为使用过程)的技术或管理政策的合理性与先进性, 

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 更需要一并考虑. 在此基础之上增

加从系统整体上应对草地环境压力的改变. 显然, 草地管

理的“适应性”主要是针对草地本身的生态可持续性的维 

持, 同时协同于降低环境改变的负效应. 针对草地开展适

应性管理的难度极大, 这是因为: 首先, 草地是陆地最大

的生态系统, 其规模或面积本身就决定草地的管理范围广

泛、且差异化程度高 , 任何决策与实施的成本都会很高; 

其次, 目前的适应性管理是在草地经历着空前的高强度利

用下开展的, 而环境变化增加了草地管理的“新负载”, 这

种管理的难度超过其他土地类型; 最后, 与其他生态系统

一样, 草地环境变化极其复杂, 迄今人类对环境变化的行

为动态、关键过程及内在作用机制等认识还极其有限, 如

何制定出针对性、可操纵性的草地管理方式还缺乏坚实的

科学基础 . 幸运的是 , 这方面的研究发展已经十分迅速 , 

以适应性草地管理为题的研究论文, 从 2005 年的 10 篇增

加到 2015 年的近百篇(图 2). 
环境改变中的气候变化十分突出. 气候变化影响草地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气候变异又加大了生态系统变化的不

确定性 , 这些都使草地的生态可持续性维持的难度加大 . 

目前, 限于人类现有的技术能力, 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对

草地的影响, 总体上还是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被动顺应阶段. 

对于气候变化产生的正向效应, 草地管理的应对措施相对

简单, 可以有限地提高草地利用强度. 例如, 由于降雨时空

格局变化, 在 2016~2017 年内蒙古荒漠草原生产力高于草

甸草原(2016 年呼伦贝尔的贝加尔针茅草甸草原与乌兰察

布的短花针茅荒漠草原的分别为 143.6 与 163.2 g/m2, 据研

究者野外观测的未发表数据). 这种情景对区域或局部的草

地管理来说, 甚至不需要任何技术或策略调整, 因为这种

变化并不长久. 相对地, 对于气候变化产生的负向效应, 草

地系统的变化既复杂, 又难以预测, 草地管理的应对技术

及策略变得十分困难. 从根本上看, 气候变化情景下草地

的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及稳定性等特征变化, 最终作用于

草地的生态可持续性. 应对这种变化的草地管理控制因素

还需要回归到“家畜-植被平衡”(图  1), 即通过实施合理有效

的利用方式, 包括最适的动态放牧率、割草强度、畜群组

合等来调控草地的主要生态关系, 使之缓解由于气候变化

带来的系统稳定性及持续性降低的倾向. 有关这方面研究

已有较多进展, 一些理论(生物多样性、动物采食、营养级

互作等)研究也为适应性草地管理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基础. 
世界的草地约有 60%以上出现退化, 在我国温带草原

有接近 90%处于退化状态(据研究者未发表数据). 因此 , 

我国当前的草地适应性管理更主要是针对草地的退化

(grassland degradation)而言. 草地退化的原因与形式可能

不同, 而一般都存在明显的退化程度差异. 因此, 草地恢

复管理的思路涉及以下多个方面: 一是草地退化状态, 这

反映草地自身的恢复力, 任何恢复技术都应该考虑利用草

地的这种特性; 二是依据草地退化状态采用差异化的恢复

方法或技术, 例如, 依据草地的轻度、中度、重度程度可

以分别采用围栏休牧、围栏封育、围栏种草等方式(图  3); 

三是草地的恢复不仅要注重表观的植被改良, 更需要强调

土壤的改良, 最终是草地的系统恢复; 四是对于大部分退

化草地, 最有效而可行的草地恢复方式可能是利用中的恢

复技术,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 利用适度的家畜放牧能

够促进植物再生, 加速草地的营养循环[20], 从而提升退化

草地的恢复效率. 若期望以上各种草地恢复技术得以发展, 

还需要加强草地恢复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在各种草地适应性管理中, 都需要考

虑草地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对环境干扰的自适性 (self- 

adaptation)或抵抗性(resistance), 特别是全球变化导致的草

地变化, 在短期内可能十分显著, 经历较长的时间可能会

逐渐适应, 这会有利于草地管理目标的实现. 

3  草地的多功能管理 

草地适应性管理是对传统的草地管理从表观到内涵

的延伸,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管理方式的各个方面

将会被不断深化. 然而, 这并没有局限对未来草地管理的

认识及发展. 当前, 人类对草地的依赖或需要已不仅是将

草地作为始终可以生产利用的“生产资料”, 用于生产肉、

奶、皮毛等家畜产品, 同时也作为能够直接使用的“生活资

料”, 直接消费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或将之体现于“生

态产品”而消费(如草地的旅游观光), 草地的生产、生态和

生活功能的全方面需求已经日益被强调. 
由于人类活动引发的大气二氧化碳升高、全球变暖、

大气氮沉降等一系列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以及大面积草地

出现严重退化问题, 如何管理草地使其发挥重要的生态功

能, 诸如气候调节、养分循环、固碳释氧、水源涵养、土

壤形成与保护、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 已经成为

当前草地科学与生态学研究的重点. 因此, 以“单一生产功

能”为目标的传统草地管理思路已不能满足人类对当前草

地多功能的迫切需求, 草地管理的视角及内涵急需进一步

扩展 , 未来的草地管理应该体现于一种 “多功能管理 ” 

(multifunctional management)目标 . 草地正常的生态功能

是实现草地可持续利用, 进而体现其生产功能的先决条件, 

而生活功能是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的综合体现(“人-草-畜-

生态-文化”有机结合的载体), 因此, 以“草地生态功能”为

目标的草地管理是实现人类对草地“生产-生态-生活”多功

能需求的关键所在[21]. 
在草地管理研究中, “植物(植被)生产力”一直被作为

重要的指示性指标进行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的评价. 这种评

价指标过于单一, 难以反映草地的生态系统功能. 最近的

研究已提出并关注草地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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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退化草地的恢复利用 
Figure 3  Rest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 

multifunctionality, EMF)评价[22,23], 即在草地生态系统功能

的评价中, 同时考虑植物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植物的氮

磷含量、土壤的可利用营养(氮磷)含量、水分含量, 以及土

壤的动物、微生物物数量及组成特征等多个生态系统属性. 

因此, 以生态系统多功能性(EMF)为评价体系的草地管理

研究, 将成为未来草地管理的新方向, 也将成为实现草地

“生产-生态-生活”多功能管理目标的重要科学基础. 效果

研究表明, 与单一功能相比, “生态系统多功能”对干扰的

响应更敏感 , 因此“生态系统多功能性”也可能作为预测

“生态系统的适应和调节能力是否降低”的一种重要警示指

标 [24].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生态系统不同功能之间的权

衡及协同可能制约着对多功能性的客观评价 [25,26]. 所以 , 

在未来的草地管理研究中, 生态系统不同功能之间的权衡

与协同关系应该是急需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近年来, 生态学理论的快速发展为“以多功能为目标

的草地管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例如, 生物多样性

在维持生态系统功能中的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具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即

维持生态系统多个功能比维持单个功能需要更多的物

种[27], 这可能为指导草地放牧管理提供重要思路. 在实现

草地多功能的管理过程中, 需要强调对草地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特殊而重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作为未来草地

管理中的关键核心目标. 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剧烈变化会作

用于草地整个生态过程, 进而影响其生产与生态功能, 那

么, 通过调控生物多样性, 就能够间接地实现草地多功能

的管理目标. 草地生物多样性既受到增温、降雨改变、氮

沉降等气候变化影响 , 也强烈受制于放牧、刈割等作用 , 

而后者则是草地管理中可调控因素 . 依据“中度干扰假

说”(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thesis), 适度(中度)放牧

有利于维持草地生物多样性. 近年研究发现, 除放牧强度

之外, 放牧家畜种类及其组合对生物多样性也有重要作用, 

即混合放牧能够维持较高的植物、昆虫等生物多样

性[28,29](图  4). 可见, 通过适度的混合放牧就可以提高生物

多样性, 进而维持草地系统的多功能性. 

总之, 多功能草地管理将要求草地实现更强大的生态

系统功能. 实际上, 草地管理目标的实施应该在系统(复合

系统)的水平开展, 此外, 还需要在“牧草-土壤-家畜-环境” 

 

图4  草地放牧强度与生物多样性关系模式 
Figur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ssland grazing intensity and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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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附加“社会”方面的经济或政策等因素; 其控制要素是以

“家畜-植被-土壤的系统协调与平衡”为主线; 而实现这些

目的需要深厚的科学基础, 诸如食物网理论、营养级效应

调控理论、优化放牧及系统耦合理论等(图 1). 多功能管理

就是草地的系统管理. 草地的多功能输出是依靠强大生态

系统功能来支撑, 但这种管理的效果还需要借助人工辅助

与调控技术才能达到. 由于草地是处于非平衡态的开放系

统[11], 若有系统外部的物能持续输入, 加之精确的管理方

式或措施(包括草地管理技术、系统控制技术、信息管理技

术等), 草地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出多种服务或产品. 草地的

功能既可能存在“共同或复合”式输出 , 也可能是“此消彼

长”式输出. 迄今, 我们对草地多功能的变化、它们之间关

系, 以及影响输出的作用因素与途径认识还极其有限, 而

这些认识是建立高效的草地精准管理、乃至智慧管理不可

或缺的技术基础. 

4  结语 
草地管理的存在使草地成为地球上最大的被管理生

态系统(managed ecosystems). 尽管人类对草地利用的历史 

悠久, 草地管理的方式及意义也发生变换, 而管理水平决

定着这个被管理系统的可持续性和服务效率. 目前无论对

于草地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还是其技术实践都极具挑战

性. 今后需要深化草地管理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草地是

具有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及动态开放等特点的复杂系统, 

认识与研究草地, 既需要植物学、动物学与畜牧学、土壤

学与水文学等单一学科理论, 也需要像生态学、经济学、

控制论及系统工程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理论; 当然, 还应该

建立、发展支撑草地管理的专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 
应该说明的是, 需要在客观认识人类能力或水平基础

上开展草地管理的技术研究与实施. 在没有人类高强度干

扰下, 草地管理利用基本上遵循着草地的“自然属性”. 当

干扰不断增强后, 同时人类能力与智慧开始施加于草地管

理, 这时的草地管理利用演变为以“自然法则+人工辅助或

调控”. 自然法则必须是草地管理的主要基础, 过度强调人

工辅助或调控可能得不偿失(管理成本或风险将会显著增

加), 其目标也难以实现. 迄今人类还难以有超自然的管理

水平或能力, 对于草地的“适度目标”需要与“管理强度”实

施可能是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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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草地管理概念的新释义”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oncept of grassland management 
Deli Wang* & Ling Wang 
Key Laboratory of Vegetation Ec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Environ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angd@nenu.edu.cn 

As the largest managed terrestrial ecosystem on the earth, grasslands play the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duc-
tion of livestock husbandry, the protec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astoral nationali-
ty and their cultural heritages. Grasslands are considered as natural resources supporting primarily for food production in 
the past but increasingly for human wellbeing now.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grassland resources 
are strongly dependent upon grass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such as grazing and cutting, forage production, vegetation 
stability, to name a few. The implication, scope, and significance of grassland resources continuously expand with in-
creasing awareness and improved management of human on grassland values. Traditionally, grasslands are used as the 
important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for human beings because they can provide sustainable livestock products 
(such as meat, milk, and wool) and ecological services (such as carbon storag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t present, 
grasslands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a living capital, and such capital benefit of grasslands is determined by grassland char-
acteristics, management mode, and governance, and thereby grassland management is a central issue for grassland eco-
system sustainability. The traditional grassland management is mainly based on control of livestock carrying capacity or 
stocking rate, aiming at increasing animal and plant productivity. However, it is considerabl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a 
realistically achievable carrying capacity, given that natural grasslands are heterogeneous in vegetation and temporal 
primary production as a result of environmental fluctuations. As 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human activi-
ties increas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argeted grassland management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biodiversity 
loss, degradation). Adaptive grassland management emphasizes the maintenance of grassland systematical productiv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by ensuring “livestock-vegetation balance”. That is, the practice of grassland management 
should conform to the complexity of frequent climatic stresses and intensively human disturbance. When social demand 
for grassland products and ecological service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daptive management strategy should transition to-
wards multi-functional management strategy. The core of multi-functional management is to exert synergistic effects on 
the functions and services of grassland ecosystems. Such management involves vegetation, soil, livestock,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Only by optimizing and coupling the structure, process, and function of grassland ecosystem and 
applying auxiliary energy input and artificial regulation can the multi-functional management be accomplished. The de-
velopment of grass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needs not only strong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support but also robust 
technical foundation. 

adaptive management, grassland utilization, grassland multi-functionality, climate change, balance between 
livestock and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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